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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來說，2008年是

多事之年。百年不遇的巨災，

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海嘯，

以及百年奧運夢想的實現。巨

大的社會經濟政治事件必將給

中國帶來新的鉅變，對中國的

未來之路產生深遠的影響。我

刊懇切地歡迎各方學者，踴躍

來稿，以各種方式，展多重視

角，共同探索與反思中國的改

革發展之路。

——編者

反哺農民需繼續深化改革

讀罷王飛凌〈中國戶口制

度的轉型〉（《二十一世紀》2008

年10月號）一文，筆者對其所

論問題生出諸多感受。傳統中

國是個「士農工商」的四民社

會，耕讀乃社會之標準規範。

可是，在當代中國，「農」的地

位已經低得不能再低。「農」之

地位下降，很大程度上歸因於

實行至今的戶口制。這個制度

人為地把人分成城市和農業戶

口，並予以不公正之對待。歷

史地看，城鄉戶口差別為新中

國初期的重工業化做出了重大

貢獻。因為，正是通過戶口管

制限制農民流動的自由，使其

固定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

通過巨大的工農業「剪刀差」，

以犧牲農民利益，支撐了城市

的工業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豐碩成

果雖使農民基本解決溫飽，但

大部分成果農民尚未分享。長

期形制化了的城鄉二元結構不

但造就了強勢的城市既得利益

集團，而且歷史地造成了中國

農民的「狹隘見識、低效率、

粗陋飲食、病痛不斷」，這雖

令現代城市人感到怵目，卻更

多地成了他們嘲笑的對象。

「胡溫新政」以反哺「三農」

而開新風氣，受到廣大農民的

熱烈響應，足見盼望改革心情

之切。我們期待新政的繼續和

改革的深入。我們不能再對費

正清（John K. Fairbank）所描寫

的中國農民狀況麻木不仁，因

為那不既符合市場改革的本

質，更不符合執政為民的理

念。

在反思改革三十年之際，

在中央正醞釀農村新政之時，

實在有必要就戶口制及其所引

發的諸類問題來一個總清算。

當知識份子中為農民代言者愈

來愈少、而依附於權貴者愈來

愈多的時候，這種反思就更為

可貴。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還

要說，現在還應該集中於繼續

把蛋糕做大才行，其實，相對

於無恥和無限的貪欲來說，蛋

糕永遠是不夠大的。

昝濤　北京

2008.10.20

非公民社會的「動員—擬
態」機制

一個長期帶有「口惠而實

不至」或者「言過其實」症候的

社會承諾體制，常常催生兩種

對立的群體文化心理傾向：極

端的樂觀主義和極端的悲觀主

義。前者出於對承諾的輕信，

後者出於對現實的失望。兩方

面合力作用，鑄就的是一種以

屢遭背叛的卑屈體驗和創傷體

驗累積起來的弱勢「主體」人

格。基於這種人格形態而成就

的社會，之所以不能直接等同

於前公民社會和反公民社會，

是因為它內在地具備擇機展開

「公民社會」大演習的總體動員

機制。究其本質，這種演習仍

是非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所

以，自上而下的動員機制、組

織調度，以及自下而上的公民

想像及由此所致的民意訴求，

往往在演習進程的諸多程序細

節上，產生不可消弭的錯位甚

至衝突。

張慧瑜的〈抗震救災與公

民社會的想像〉（《二十一世紀》

2008年10月號）一文所取的個

案，或許過於沉重和嚴峻，畢

竟那是一場空前慘烈的自然災

害。當前，Í眼於宏觀物質層

面的災後重建已經全面啟動，

而積聚在上千萬直接遭災民眾

個體身心層面的巨大創痛，則

勢必還要經歷比物質工程的恢

復重建更複雜、更艱難和更漫

長的療救復康過程。在這個意

義上，震災之患還遠未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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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我們不要低估了以胡耀邦

為代表的中共理想主義者的真

誠，但由於1990年代一系列與

民族問題密切相關的國內外

政治格局與政治風雲的變化，

使中共政策制訂者最終選擇

了現實主義路線。以胡耀邦

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在當時甚至

現在，都難以找到扎根的土

壤。問題不僅僅在中共本身，

新疆其他的政治力量恐怕也還

沒有能夠給這個理想主義開闢

道路。

二十世紀早期，威爾遜

（Thomas W. Wilson）和列寧都

提出民族自決，但是全球的政

治現實是，如果完全以民族作

為主權的界線，國際政治的碎

片化過程還將帶來更多的衝

突。因而，真正現實主義的路

徑是在妥協的基礎上尋找理想

主義的方案，體現不同民族主

體之間的相互承認。當然，如

果個體作為主體能夠實現相互

承認，這主權的界線就不再那

麼重要或致命，看看美國吧。

或者看歐洲，前捷克斯洛伐克

和前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間在相

互排斥和否定之後，又在歐盟

的框架內相互承認，可以樂觀

地預見，在那\主權與民族的

界線就不再像以往那樣了。中

國國內各個民族需要從他們那

\發現靈感，那樣，新疆、西

藏以及其他民族問題，都可以

回到理想主義的路徑上來。

丁松泉　杭州

2008.10.22

革新是政黨的生命

回顧二十世紀，社會民主

主義政黨在政治上之所以能夠

救災之路也理應長期延續。因

而，目前與此相關的任何過早

和過簡的理論選題和學術研

究，都不能不顯得蒼白無力。

不過，如果僅僅是作為一

扇觀察和思考的視窗，這次抗

震救災的最初一個階段，確實

生動而集中地展現了「公民社

會」在我們的輿論傳媒和社會

行為領域多維多義的曖昧蹤

�。而所有這些蹤�，歸結到

更普遍的意義上，不妨說，它

們其實又在印證一個非公民社

會的「動員—擬態」機制是何等

有力和有效。

李林榮　北京

2008.10.21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

哈日巴拉在〈新疆的政治

力學與中共的民族政策〉（《二

十一世紀》2008年10月號）一文

中指出：把控制和統治非漢民

族地區的希望永遠寄託在居住

在那\的某個特定民族身上是

不切實際的，因為它不利於凝

聚非漢民族對國家的忠誠，不

利於培育忠於國家的國民，因

而也經不起國內外可能發生的

大震動。當中國的國力達到一

定程度的時候，需要一種更加

開放的國內外環境，需要能夠

經得起任何考驗的忠於國家的

國民。作者的結論也應該會得

到學者甚至中共政策制訂者的

認同，至少提不出甚麼異議。

不過，中國的民族問題特別是

新疆問題，恐怕還真是知易行

難，且新疆問題的難度也非西

藏問題所能比擬。

中共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在

作者所見是政治力學，而在筆

者看來，實際是政策制訂過程

成功，正如林閩鋼〈從福利國

家到社會投資〉（《二十一世紀》

2008年8月號）一文所指出，是

「這些國家各社會黨、社會民

主黨和工黨適應了各國的變

化，特別針對全球經濟政治形

勢的變化，務實地提出新思

想、新主張的結果」。可見，

一個政黨要想保持其持續的生

命活力，在綱領、理論和政策

方面進行及時的革新是關鍵。

一個政黨在其組建之初，

也許能夠適應當時的社會要

求，制訂自己的政治綱領，實

施相應的社會政策，從而取得

政治上的成功。但是，隨Í社

會的不斷發展，一個政黨如果

仍死死抱住建黨之初的理論基

礎、政治綱領和社會政策不

變，那必然會引起人們的不

滿。在民主社會，這個政黨肯

定會失去其執政地位，而在非

民主社會\，這個政黨即使仍

然坐擁政權寶座，但往往會因

為依然堅持過時的指導理論、

政治綱領和施政政策，而疲於

應付早已變化了的社會現實中

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到這

時，這個執政黨已很難成為推

動社會平穩和順利發展的政治

力量，相反，可能因為要保持

其執政地位而企圖將早已今非

昔比的社會，拉回到執政黨所

希望的生存條件之下。要做到

這一點，無限地追求和使用國

家權力是其唯一的手段。但這

一手段長期運用的結果，必然

會引致劇烈的社會動蕩，執政

黨也一定會在動蕩之中失去其

執政地位。

理釗　臨沂

20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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